
■

周末特稿

10

月

7

日晚， 我应邀在湖南涉外

经济学院的“学术讲堂”进行了为时

2

个小时的古琴艺术专题讲座。

那天气温很低 ， 早晚温差尤其

大，这不禁让我有点担心：这么冷的

天，来听讲座的会有多少人？但很快

我便释然了。古琴艺术作为“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最古老的唯一

的 “活 ”着的艺术 ，我今天一定要把

它带到青年学子的面前， 为古琴艺

术的继承和保护尽点心力。

当晚

7

时

30

分，讲座准时开始。令

我颇感意外的是，前来的同学有百余

人之多。讲座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古琴

教授李祥霆的录音声中进行，从世界

上最古老的乐谱，

2000

多年前的 《广

陵散》，到唐人手抄谱，有

1300

年以上

历史的被誉为中国第一名曲的 《幽

兰》， 再到代表友谊最高境界的经典

之作《流水》，以及最晚产生于唐宋之

间的，流传甚广、艺术性、技巧性高度

一致的名曲 《梅花三弄》， 产生于南

宋，爱国思想、艺术性和技巧性都达

到最高境界的名曲《潇湘水云》等代

表性琴曲， 同学们都饶有兴趣地听

着。

“减字谱”，是产生于唐代一直沿

用至今的一种古琴专用乐谱。它是将

指法名称， 演奏术语的文字笔画，减

少为略似符号的形状，加以有规则的

组合，而记录演奏过程的古琴专用曲

谱。在讲解“减字谱”时，同学们的热

情很高，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大家从

对古琴一无所知到对古琴专用乐谱

能够认识， 且能准确地回答出来，我

深深为之感动。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久久不能

平静。 古琴艺术于

2003

年

11

月

7

日在

法国巴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 被列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 必

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这门艺术必

须代表一个民族的发展， 二是这门

艺术是处在失传的边缘。 中国有

13

亿多人口， 可绝大多数不清楚古琴

为何物。 会演奏古琴的连只能弹奏

最初级的一两首琴曲算在内的 ， 也

不超过几千人， 的确令人为之担心。

如今， 古琴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共享

文化。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 古琴艺

术的春天已经来到， 作为一个青年

琴人， 我真是倍感幸运！

■

周末人物

在城市灰冷的冬天， 走近这些

灿烂高洁的花朵， 恍然如儿时在乡

村小道，在柔柔杨柳风中，读“桃之

夭夭，灼灼其华”，读“投之以桃，报

之以李”，读“沅有澧兮芷有兰”……

这些传递文化精神的草木，展

现在徐徐展开的画轴宣纸上， 镶嵌

在我们每个人记忆深处最美好的时

光中。在省博物馆三楼的展厅，郭石

夫、苏高宇师生画展，近

200

件传统

大写意花鸟画、 山水画和书法精品

将我们带到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春

天。这些摇曳生姿的玉兰、紫藤、兰

草、荷花、杜鹃、桃花，这些饱满丰实

的石榴、荔枝、柿子、葫芦，这些花丛

中跳跃的八哥、独立山巅的苍鹰，在

《诗经》中唱和过、在《楚辞》中摇曳

过，在汉代乐府中采集过，在唐诗宋

词中悠悠回响。 中华民族

5000

年文

明，花鸟草木记得，年年岁岁、生生

不息，而郭石夫、苏高宇的画，印证

着人与自然的永恒缠绵 ， 传承着

5000

年天人合一的和谐乐章。

2000

多年前， 楚国诗人屈原佩

兰芷、远恶草，朝饮清露、夕食落英，

愤作《离骚》，赋予了花木虫草人的

精神；至明代八大山人冷荷、孤鸟，

传递着寂寞独立、高洁之品性，这是

中国士大夫真实情怀；至清代，郑板

桥、陈师曾、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

等，一度将花鸟画推向顶峰，花中有

我，我中有花，尺幅长短，胸臆精神

盈满纸张。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后，由

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大写意花鸟画

曾一度受到冷落，后继无人，所幸中

国文明精华生命坚韧， 一度快要枯

萎的花朵又绽放生机， 大写意花鸟

画又是大家辈出。 观郭石夫先生的

花鸟， 在画幅上阳光灿烂， 大开大

合，有大精神，有大气象；观其弟子

苏高宇画作的一花一叶， 有当年白

石之风，灵动飞舞，奔放快乐。

花鸟的蓬勃生命力， 正是中国

复兴大时代大精神的缩影。

■

欧阳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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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一”，利用长假的时间，

我们全家到饭店吃了顿饭。 席间，一

道上汤白菜让妈妈唠叨了半天，“你

看看，就这一个白菜心加上高汤炖一

下 ，再加几片火腿 ，就要

22

元 ，太贵

了。下次不能点这个菜了。”其实，我

挺理解妈妈。有过改革开放前经历的

人，对大白菜的记忆刻骨铭心。

30

年前的

1978

年，我

10

岁 ，上小

学

3

年级， 大白菜成了我对那个年月

“吃”的永恒记忆。当秋风一刮，妈妈

便早早收拾干净大缸，手里捏着几个

钱，等着大白菜上市。经常听到家庭

主妇们这样对话：“买白菜了吗？快买

点吧，到了风雪冒烟的日子，吃什么

啊？”那时的白菜凭票供应，一两分钱

一斤。 冬贮大白菜是居民的大事，家

家必做。要不然，漫长的冬天就没菜

吃了。初冬时节，一辆辆满载大白菜

的卡车开进了县城的大街小巷。各个

供应点排起了长队，大家都盼着自己

能分着一份好菜。小县城冬季蔬菜品

种少，因此价格低廉、易贮存的大白

菜成为当年居民饭桌上的“当家菜”。

千家万户齐出动，买菜、晾菜、贮菜，

成为一幅繁忙而独特的风俗画。

话说回来，再好的美味天天吃都

没味， 何况是这清汤寡水的白菜呢？

每当我们姐弟抱怨顿顿吃白菜时，妈

妈就说：三年灾害时，哪有这东西？别

嫌弃大白菜 ，可养人呢 。于是 ，腌白

菜、炒白菜、熘白菜、熬白菜、白菜包

子，尽管妈妈变着花样做白菜，可她

手里就这一张牌，再怎么出也就这么

几样。一次，妈妈从学校食堂买了几

块猪肺，切成片，和白菜一起煮，让我

们姐弟高兴了好几天。如果说哪种菜

能代表改革之初，生活本来的面目和

味道，白菜无疑是首选。

民以食为天，粒米看世界，箸间

显变迁。改革开改

30

年以来，老百姓

的生活从白菜当家到大鱼大肉满席，

再到现在的粗细搭配、 营养配餐，人

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

“吃好”，还要吃得健康，吃得科学卫

生。食，已经不单单是解决温饱，而是

演变成了一门艺术，一门文化，折射

出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每当夜幕降临， 宁远县城九嶷

大道 ， 华灯齐放 ， 宛如流彩星河 。

看到眼前的一切， 我的思绪不禁回

到

30

年前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宁远县中和镇茶子

元村， 是九嶷山下、 泠江河畔的一

个贫困山村。 大集体时代， 乡亲们

生活十分困难， 整天面朝黄土背朝

天劳作也填不饱肚子， 就连照明用

的也是火把、 松油灯、 桐油灯。

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 ， 乡亲们开

始点煤油灯照明。 那时候， 购买煤

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除凭票供应

外， 还要排队， 有时花整整一个上

午还不一定能买到。 因此， 乡亲们

非常节约， 掐算着使用煤油， 灯不

亮了， 就用小木棍拨一下灯芯。

80

年代初期， 村里总算用上了

电 。 通电那天 ， 乡亲们欢呼雀跃 。

由于管理不善， 电的损耗大， 致使

电价直线上升 ， 每度电价格高达

2

元。 为了节约费用， 村民们多用低

瓦灯泡， 更不用说装路灯、 买电炊

具了。 停电更是常有的事。

到了

90

年代初期，家乡列入了农

网改造行列， 并入了湘南大电网，还

聘请专门的电管员管理电，过去那如

同蜘蛛网般随意乱扯乱拉的电线变

得整齐划一，家家户户都统一安上了

电表，村民用电得到了规范化管理，

电价也由原来的

2

元多钱一度降到了

0.70

元。 而且， 停电的现象也很少发

生了。 农民富裕了， 大部分村民用

上了电冰箱、 电视机、 洗衣机、 消

毒柜 、 微波炉 、

VCD

等电器 。 更为

可喜的是， 连村里的每条胡同都装

上了路灯， 村中央的广场上还装了

上

2000

瓦的高杆路灯 ， 入夜 ， 村民

们围在高杆灯下， 尽情享受， 或谈

笑、 或下棋、 或唱歌、 或跳舞 ， 呈

现出一幅和谐、 怡然的画面。 远远

望去， 高杆灯发出耀眼的光芒 ， 刺

破长空， 犹如一颗 “夜明珠”， 照亮

了山村， 也照亮了美好的生活。

■双休漫笔

新年的“加减法”

■

汪金友

一个人说：“旧的一年即将过

去了，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又减少

了一年。”

另一个人说：“新的一年就要

来到了，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又拥

有了一年。”

又一个人说：“第一个人用的

是减法思维，所以越减越少；第二

个人用的是加法思维， 所以越加

越多。”

而我们， 当听到新年钟声的

时候，是该用“减法原则”？还是该

用“加法原则”？

算“减法”，我们正在失去。

20

岁的人， 失去的是童年的

乐趣，再不能无忧无虑，再不可撒

娇任性；

30

岁的人， 失去的是校园的

浪漫，不得不告别幻想，不得不挑

起“而立”的重担；

40

岁的人， 失去的是恋爱的

甜蜜，不是不想，而是那个季节已

过；

50

岁的人， 失去的是青春的

梦想，生活事业“大局已定”，再不

可能从头再来。

60

岁的人， 失去的是健康的

体魄，壮心虽然不已，体力却再难

拼搏。

但算 “加法 ”，我们却正在获

得。

20

岁，我们获得了健美，

18

岁

的姑娘一朵花 ，

20

岁的小伙壮如

山；

30

岁，我们获得了才干，男人

顶天立地，女人风情万种；

40

岁，我们获得了成熟，任凭

风云多变幻，我自岿然不动；

50

岁，我们获得了经验，或已

担当重任，或已荣为智囊；

60

岁，我们获得了

轻松， 事业已经成就，

孩子已经长大，乐享天

年，笑看人生。

我们不能不算“减

法”， 因为人的生命只

有一次，过一天就会少

一天，过一年就会少一

年。所以一年到头的时候，必须掐

一掐，算一算，已经过去的

365

天，

是收获大于支出， 还是支出大于

收获？

我们也不能不算加法， 因为

生命的进程将使我们的拥有越来

越多。

20

岁的时候，我们才发现

10

岁的时候太天真；

30

岁的时候，我

们才知道

20

岁的时候太莽撞 ；

40

岁的时候， 我们才明白

30

岁的时

候常迷惑。

“减法 ”给我们带来了压力 。

新年的钟声，是对每个人的警告。

时间就是这样的无情， 不知不觉

之中，就走过了春，走过了夏 ，走

过了秋，走过了冬。看看周围 ，有

多少同伴走在前面？再看看自己，

又有多少愿望没有实现？ 能不着

急？能不上火？

“加法 ”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

新年的钟声，是对每个人的祝愿。

哪怕你遭遇挫折， 哪怕你历经坎

坷，不是又有了新的一年么？新一

年是新天地，新一年是新起点。我

们将比上一年更理智更聪明 ，完

全可以重新谋划，重新播种，重新

耕耘，重新收获。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 《论老之

将至》 一文中说：“每一个人的生

命， 都像河水一样： 开始是细小

的，被限制在狭窄的两岸之间；然

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渐

渐地，河道变宽了，河岸扩展了 ，

河水流得更平稳了；最后，河水流

入了大海， 不再有明显的间断和

停顿， 而后像毫无痛苦地摆脱了

自身的存在。”人生就是这样的一

条河，不在于目标是否高大，而在

于过程是否精彩； 不在于长度是

否久远，而在于表演是否出色。

这就对了， 只要你

追求过、 奋斗过、 付出

过， 你就有理由享受快

乐。为成长快乐，为收获

快乐，为积累快乐，为希

望快乐。 我们相互之间

最需要祝福的一句话 ，

也是：“新年快乐！”

山村“夜明珠”

一兜大白菜

■

白 丁

诗意的摇曳

———赏读郭石夫苏高宇中国画展

■

徐 蓉

青年琴人的幸运

■

刘慧扬

我是一名“

60

后”，幼年时家里生

活窘迫而艰辛。 那时候家里缺粮，母

亲只得将一粒米掰成二粒吃， 这样，

碓和磨便成了“大功臣”。

碓和磨是过去用于粮食加工的

常用工具。家乡有一碓屋，碓屋里有

一杆碓，碓以“杆”作量词，大概是因

为它跟秤一样， 利用了杠杆原理。碓

由一个石臼和一根方木柱组成，方木

柱的一端用两个小石礅架空，另一端

连着一根竖直的杵，杵的下端套着一

个金属做的杵齿。因经常使用，杵齿

与米粒频繁摩擦， 显得银光闪亮。那

时，乡亲们早餐都喝粥，为使熬出的

粥更稠一些，就用碓将大米捣碎。

磨坊比碓屋更大一些，里面有一

尊“推子”，二尊石磨。“推子”是用来

给稻谷去壳用的，石磨则用来将大米

或麦子磨成粉，米粉可熬成“斋汤”，

可做成米豆腐， 也可做成米粑。“斋

汤”是家乡一种介于粥和米汤之间的

液体食物，可充饥，但容易消化。那时

候，因粮食短缺，每家每户都在山坡

上种些小麦，而石磨则理所当然地充

当了“磨面机”。

“想说爱你不容易”，这是我那时

对碓屋和磨坊的真实感受。吃不饱肚

子，每天还得跟着母亲踏碓、推磨，既

厌倦、又无奈。

这种状况，一直到我读初中时才

有所改观。其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正

吹拂神州大地，包产到户开始在广大

农村普遍实施，之后杂交水稻也得到

推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乡亲们家

里开始有了余粮，家乡的碓屋和磨坊

渐渐淡出了乡亲们的日常生活。

而今， 乡亲们早已衣食无忧，碓

屋和磨坊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加

工房，房里碾米机、磨面机、饲料粉碎

机等一应俱全。 碓屋和磨房的蜕变，

正折射着改革开放

30

年来农村的巨

变。

碓屋与磨坊

■

雷子升


